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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王 沂孙词 的寄意

张 莉 莉

∷∴诃人主沂孙所生活的时代,~既是我国封

建芟上∷△个极贪极弱的汉民族泅王朝为新

兴的蒙古族王朝所取代的历史转折时期;又

提我国文学史上,词这种文体摆脱附属地位

而充分成熟的童妾阶段。这特定的时代
ˉ
背

景,影晌着王沂孙的思想感情,也影r向着他

的创作道路。             ^
元蒙入主中原,不但严重破坏了社会生

产力,而且使=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胗谭迫

害。 《元史。刑渚芯
=》
载:∵ “诸素撰词曲

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。∵《刑诰志四 》

载:“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。
”
而周密《癸

辛杂识续集上·子山隆吉》条,更 具侉记

录了梁栋、莫嵛因诗获罪的事实经过。文网

之严密,可见一斑。雨作为与梁栋、翼嵛、

周密同时代人的王沂孙,他亲睹了宋王朝由

危而亡的惨瘸巨变,亲历了元蒙强权之下弭
臣孽子的诸般屈辱。这∵切震{栗 着他的心

灵,撩拨着他的情恩,镩他郁愤难已,不吐

不快,却又心存余缪,欲吵不能⒐ 于-∶个
爱恋故国的词入来说,原就无法表达的复杂

情怀又还不能明白出之,这该是怎样的哀怆

与凄婉!严酷的社会现实,迫使他不得不与同

时代的其他文人一起,∶ 寻找=种恰当的
表现

方式。于是, “寓兴为上
”
的咏物词作在这

个时代氛围中便应运而
“
盛
”
行起来。

咏物这种形式,在诗中存在已久:但真
正用比共革法寄托深沆患想而又不抛荒本题

的:则是诗人杜甫:杜甫⊥生创作了许多兴

寄遥深的咏物诗,不仅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完

·24

整的艺术形象,雨且透过这些形象给人以更
深的思想情感的暗示:这种形象完整、意境
含蓄1· 寄意遥深的创作手法,经过姜夔、

-史

达裢等人在词中的继承发展,到 了宋季,为
王沂孙等人提供了恰当的表现方式。

而王沂孙的词,尤以咏物居多。好的咏
物词, “要须所咏潦然在目,且 不 留滞于
物。
” (《 词源》 )。 王沂孙就正 是 以其
“
工于体物,而不滞色相∵的艺术才能来寄
托哀思,抒发情怀,并从而形成 自己 “黍

离麦秀之感,只以唱叹出之
”
的独创风格q

他的词,正如陈廷埠《白雨斋词话》所言:
“
品最高,味最厚'意境最深,力量最重。

”

综观其全部词作,我们可以说,王沂孙词作

的最大特点就是
“
寄托最多
”,且 “最为沉

郁
”
。下面试分而言之。

第-, “寄托最多”。周济说: r中仙
〈王沂孙之号 )最多故国之感, 故著力不

多,天分高绝,所谓意能尊体也。
”
 (《 介

存斋论词杂著》)的确,落叶寒蝉,秋声新
月,樱梅莲榴。。l¨大自然中的无情无思之物
在王沂孙的笔下,无不饱蕴人的情感,无不

牵惹人的思绪。而在对这种种不同物类的咏

叹中,沉积着的便是他忧君国、刺朋党、感
叹时事的种种意绪怀抱。如《眉妩·新月》:

渐新痕悬柳,淡彩穿花,依约破初瞑。便

有团圆意。深深拜 ,相逢谁在香径?画眉夫稳 ,

料素娥,犹带离恨。最堪爱,一曲银钩小,宝

帘挂秋冷。  千古盈亏休问!叹漫磨玉斧 ,
难补金镜。太 液 池 犹 在,凄 凉 处,何 人 重



赋清景 ?i咴山夜永。试待它、9户端正。着云

外山河,还老挂花旧影。

这苗词大约作于南宋灭亡前夕。词的上

阕精细入微地刻画了初升的新月,描绘中蕴
含着复杂的情愫:有初出未稳,却预示团圆
的新月所带来的欣喜;有新月虽升,无人赏
爱的凄清;更有由兹而生的愁怅、孤寂感。
下阕则尽摒描绘,全力写新月弓l起的慨叹。
“
千古盈亏体问!”月盈月亏 ,国兴国亡 ,无限

的感伤已尽在其中。词人一方面明知
“
金镜

难补
”,一面叉仍期 待 “窥 户 端 正”。而
“
看云外山河,还老桂花汩影

”
两句,又是

那样委婉而真切地反映了宋季山河残破的社

会现实。张惠言 《词选 》说: “此喜君有恢
复之志,惜无贤臣。”宋渡江后 的 百 余 年
间,一直耒能 “J渡复中原”,两国势民力却
日见颓落凋敝。王沂孙这苜词,借助对新月
充满新意的描写,寄寓了他叹惜山河破碎 ,

期冀国家统一的感情,而这种感情,应该说
凝汇了那个时代爱国文人的共同情绪。又如

《扫花游 ·绿荫 》写盛时易去 :

小庭荫碧,遇骤雨疏风,剩红如扫。翠交

径小。问攀条弄蕊,有谁重到。漫说青青,比

似花时更好。怎知逆,白一别汉南 ,遗 恨多

少。  清昼人悄悄。任密护帘寒 , 暗迷窗
晓。旧盟误了。叉新枝嫩子,总随春老。渐隔
相思,极目长亭路杏。搅怀抱,听蒙茸、数声
啼乌。

词中上阕写凄凉,下阌写孤寂。 “剩红
如扫
”
的黯然 ,“攀条弄蕊

”
而无人的凄凉 ,

-片青青
“
胜似花时

”
的强自慰解,都一而

再地渲染了落红飞尽、绿荫成碧带来的今昔

盛衰之感。而用
“
自一别汉南

”
两句为上阕

作结,也 自有其深意;身 为南人滞留北朝的
庾信曾作 《枯树赋 》道: “建章三月火,黄
河万里槎。若非金谷满园树,即是河阳一县
花
”
,“桓大司马闻雨叹曰: 

‘
昔年种柳,依

依汊南。今看摇落,凄怆江潭⋯⋯。”庾信

用东汊建章宫被焚于火,项羽
“
烧秦宫室,

火三月不灭
”,潘岳为河阳令栽桃花满县,

石崇金谷园
“
百木几于万株

”,桓温种柳等
等典事,将世道动乱,人事寥落,佳物美景

终难长久的慨叹一一托出,而这对同样处于
乱世衰时,同抱萧瑟之感的王沂孙, 自然有

更为强烈的共鸣感。于是,这一切在他 “自
一别汊南,遗恨多少”的浓缩句 中被 赋予
了新的时代内容。自古以来,伤春叹逝之作
不胜枚举。但王沂孙此作却能植根于时代的

土壤中,透过对绿荫渐成,花落无踪的自然
景物的描述,暗示人们联忆及作者所生活的
南宋末季,北宋的富强统一已匆匆邃去,∶ 遗
踪难觅的社会现实,从 而使这首咏物词的主

题得到了深化。

以上所举,都是王沂孙写于南宋灭亡前
.的作品。困雨,尽管有着山河破碎的凄紧,
盛时易去的慨叹,但毕竟国尚在,家未破,
还有着一线微光淡彩的希望在。伴随着元兵

入杭,帝暴蹈海,南宋王朝终于彻底崩溃,
于是
“
身丁种族宗社之恨

”,流露出的便是
“
辞愈隐而志愈哀

”
的悲怆。表现在置沂孙

词中寄托的基调,也由忧念时事而一变为眷
怀故国。如《齐天乐·蝉》写

“
家国之恨

”
:

一襟佘恨宫魂断,年年翠阴庭树。乍咽凉

柯,还移暗叶,重把离愁深诉。西窗过雨。怪

瑶佩流空,玉筝调柱。镜暗妆残,为谁娇鬓尚

如许 :  铜仙铅泪似洗。叹移盘去远,难贮
零露。病翼惊秋,枯形阅世,消得斜阳几度 l

余音更苦。甚独抱清高,顿成凄楚 。 漫 想 薰

风,柳丝千万缕。

这首词,不仅月济以为是
“
家国之恨,”

(《 宋四家词选》)俞陛云先生亦云
“
宗社

之痛。
” (《 花外集选释 》)虽然端木郛的

评释有失穿凿,但词中 “斋家国无穷之感,
非区区赋物而已

” (《 四印所刻词·〈花外集 )

附厅t》 )仍是人们一致公 认 的。周 密《癸

辛 杂识别集 》载 :杨 琏真 伽发 冢盗 宝



后,一村翁于盂后陵侧得一髻, 
“
发长六尺

佘,其色绀碧,~髻根有短金钗。 ”谢 翱 作
《古钗叹》有

“
白烟泪湿樵叟来,拾得慈献

陵中髻
”
句。王沂孙在词中,用齐王后尸变

为蝉,魏文帝宫女莫琼树制蝉 鬓
“
缥缈 如

蝉
” (并见《古今注》冫,魏明帝拆迁汊武帝

所筑承露盘, “仙人临载,乃潸然泪下
”
,

李贺《金铜仙人辞汉歌 》并有
“
忆君清泪如

铅水
”
句等故实,都有暗寓后妃,寄慨兴亡

之意。其中对蝉凄凉身世、惨痛末路的渲染

中流露的幽情苦绪,在寒蝉凄楚形象中寄托

的故国故君之思,都写得如此哀婉深切,可
谓写尽了遗民们枯寂的心境和哀怆的情怀。

从中,也折射出时代动乱的影子。
第二, “最为沉郁”。寄托 最 多 的特

点,可以说是从他的词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
印刻了时代变乱的痕迹中体现出来的。而他

的词作最为沉郁的特色,则是在与同时代其

他遗民词人之作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见出的。
→寄托意志怀抱,这本是宋季词人创作咏
物词的共同特点。当时的社会形势,使得他

们的咏物词与姜夔等人所作有了一些差异 :

词中寄托的不再是切切讽谕和殷殷规谏。国

破家亡,黍离麦秀,遗民们所剩的惟有一片
苍凉,满腔郁愤。这种经历的惨痛深化了情
感的凄楚,而心境的萧瑟更增重了意绪的傍
徨。于是,在清丽的辞章中深藏其沉哀巨痛
的词风便由此形成。而在这总趋向一致的创

作风格中,晚清著名词评家陈廷焯以为 “南
宋词人感时伤事,缠绵温厚者,无 过碧 山
(王沂孙)” 。并说

“
草窗、西碧、麓山、玉

田同时并出,人品亦不甚相远。四家之词,
沈郁至碧山止矣。

” (《 白雨斋词话》卷二 )

这就是说,王沂孙的词,不仅以其 “最多故
国之感
” (《 介存斋论词杂著 》)的多寄托取

胜词林,且又以其至为沈郁的工力卓立同辈
之间。

那么什么是
“
沉郁
”
的含义呢 ?陈廷焯

26

叉说: “所谓沉郁者,意在笔先 , 神 余 言

外,写怨夫思妇之怀,寓孽子孤臣之感。凡

交情之冷淡,身世之飘零,皆可于一草一木

发之。
” (同上,卷一 )“感慨时事,发为诗

歌,便已力据上游。特不宜说破,只可用比
兴体,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,斯为沉郁 ,
斯为忠厚。

” (同上,卷二 )

试从王沂孙与张炎、周密两人的同题同

调作晶中各举一例证之 :

对张炎和王沂孙的词,周 济,陈廷焯曾

做过一些比较。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说: 
“
中

仙最近叔夏一派,然玉田自逊 其 深 远。
”

《白雨斋词话 》卷二也说: 
“
碧山、玉田多

感时之语 ,本原相同 ,而用笔互异。碧山沈郁

处多,超脱处少,玉 田反是。终 以 沉 郁 为
胜口
”
且看 《水龙吟·白莲 》一题 :

王阔道 : 翠云遥拥环妃,夜深按彻霓裳

舞。铅华净洗,涓涓出浴,盈盈解语。太液

荒寒,海山依约,魂断何许 !甚人间别有,冰

肌雪艳,娇无荼,频相顾。        ~
三十六陂烟雨。旧凄凉,向谁堪诉。如今

漫说,仙姿自洁,芳心更苦。罗袜初停,玉挡

还解,早凌波去。试乘风一卩iˉ,重来月底,与

修花谱。

张词作: 仙人掌上芙蓉,娟娟犹湿金盘

露。淡妆照水,纤裳玉立,无言似舞。几度销

凝,满湖烟月,一汀鸥鹜。记小舟清夜,波明

香远,浑不见,花开处。

应是浣花人妒。褪红衣,被谁轻误。闲情

淡雅,冶容轻润,凭娇待语。隔浦相逢,偶然

倾盖,似传心素。怕湘皋佩解,绿云十里,卷

西风去。

王沂孙所作,起笔五句正写莲花之盛。
用
“
净洗
”
状其自然, “出浴”状其洁白,

“
解语
”
言其聪颖。两

“
环妃
”
之喻, “霓

裳舞
”
之想,更以飘缈恍惚之思,活现出白

莲的娇美仙姿。而稍加细按, 
“
环妃
”
、

“
霓裳舞
”
∶ “净洗”、 “出浴 ”、 “解

语
”
叉无不与杨贵妃有关:玉环是杨贵妃的



小字,霓裳羽衣舞是她最擅长的舞蹈,而唐
玄宗初得贵妃时,曾 “诏赐澡莹。既出水,
体弱力微,若不任罗绮,光彩焕发,转动照
人。
” (陈鸿《长恨歌传 》 )。 这便是

“
铅华

净洗,涓涓出浴”的出处。 “解语花”,既
是玄宗赏白莲时称誉贵妃之语,而贵妃华清
池温泉内又有莲花石。巧妙运用杨贵妃与白

薄相关的故事和造语 来 咏 叹白莲,便形成
扌莲人交织,难分 彼此 的奇思异彩,飘忽
幻丽而又发人深思。紧接上面五 句, 忽用
“
荒寒
”
形容当年玄宗与贵妃赏 莲 的太 液

池,笔势陡转。加以 “依约”、 “断魂”的
进一步渲染,萧瑟凄清的气氛骤然而至:同
是太液池边,昔 日莲人双美交映,今 日满目
寂寞孤寒。时间、地点两方面因素的融和产

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。
“
海山依约,断魂何许

”

又是隐括 的 白居易《长 恨歌》中
“
上 穷

碧落下黄泉,两处茫茫皆不见。忽闻海上有
仙山,山在虚无缥缈间”诗句,既承

“
太液

荒寒
”
写白莲的零落败亡不知何处,又写杨

妃的魂断马嵬欲觅不能。仍是将白莲与美人

的命运融在一起写的。 “甚人间”四句,俞
陛云先生评为: “意谓两朝冠剑降表鉴名 ,
大有人在,而不欲斥言,乃托词以隐刺。”

(《 花外集选释》)这首词上阕塑造的是白莲
“
冰肌雪艳

”
却
“
魂断何许

”
的凄艳形象。

下阕径由
“
甚人间
”
四句的隐刺转入抒感 :

抓住莲子心苦的自然现象,把平常的事物不
平常化,暗示 “仙姿自洁,芳心更苦”是因
“
旧凄凉
”
无人
“
堪诉
”
的郁闷难遣 造成

的,这样, 自然界的现象便被赋予了社会生
活的色彩和意义。加之

“
罗袜
”, “凌波”

用《洛神赋 》中宓妃形象再次铺 写 白莲 的
“
仙姿
”,并隐隐关合杨妃死后,村妇拾得

其锦袜一只的传说。 “玉挡”既为白莲洁白
团圆的形象描述,又暗喻贵妃有 明皇特许
“
戴步摇、垂金铛

”
之宠;而 曰罗袜 以初

停刀曰玉挡而还解,都是明写莲败子落,暗

叙人亡势去
”
。试乘风

”
三句,淡月清风,

萧然撰谱,大有物去人亡哀思难 抑 的悼亡
意。

这种大量运用杨贵妃的典故事迹来渲写

白莲
“
仙姿自洁,芳 Jb更苦”凄艳形 象 的写

法,王沂孙是深有所指的;十四位遗民词人
共同创作《乐府补题》之时,正是宋王朝初
亡、元蒙王朝初兴之际。大宋王 朝 歌 舞升

平,富丽骄奢的时日一去不返,代之目前的
是宫苑荒芜,鼎庙迁徙的凄凉;而末代幼君
帝萧也飘零海岛,并葬身海上而尸魂难觅。
这种
“
只剩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

”
的孤凄追

忆之情,正是一代遗民的共同心境。工沂孙
把它寄寓在白莲身上,通过白莲、美人的交
错描写体现出来,写得含蓄而凝重。
比较而言,张炎之作用 “掌上”、 “娟

娟
”
、 “玉立”、 “似舞”,状出的是白莲

娉娉袅袅, “闲情淡雅”的丽质 淑 姿 , 和
臼
被谁轻误

”
的怨叹幽艾,蕴藏的是作者感

伤自己才情蕴借,却身世飘零的幽苦意绪,
读来亦自感人。那种

“
怕 '解 佩 成 空 ,

“
怕
”
西风卷去的自怜自惜情感,也使人怅

然于怀,同情不已∫并间接反映了社会动乱

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坎坷艰辛。但正如周济所

言,与王沂孙所作相较,确有 “逊其深远’

之叹。不仅张炎在词中寄托的这种自我怜惜

情怀,与王沂孙寄托的孤臣孽子之感,二者在

立意上已有高下浅深之别;而且 张作 的寄

托,尽管也有着一点 “被谁轻误”的怨愤不
平,但 “淡雅”°清润”,仍是作品的主要
基调,终不似王作那种因 “白莲”的 “魂断
何许
乃
雨
℃
芳心更苦

”
。虽其
“
早凌波去

”

雨执欲掺谱月底的感情更为沉挚激越,也更
感人深至。这种内容上的

“
沉博
”,这种情

绪上的
“
郁挚
”,都是张炎作品中较为少见

的。

对周密的词作,周 济《宋四家词选目录

序论》的评价是: “草窗镂冰刻楮,精妙绝
7
ι



伦,但立意不高,取韵不远,当 与 玉 田抗

行,未可方驾王、吴也。
”
这里的
“
王
”
,

即指王沂孙。 《乐府补题 》又有 《天 香:龙

涎香》一题,周、王俱有赋作,且以为例 :

王词:孤峤蟠烟,层涛蜕月,骊宫夜采铅水。
讥远槎风,梦深薇露,化作断魂心字。红瓷候

火,还乍识,冰环玉指。一缕索帘翠影,依稀

海天云气。  几回晡娇半醉。剪舂灯、夜寒
花碎。更好故溪飞雪,小窗深闭。苟令如今顿

老,总意却、樽前旧风味。漫惜余薰,空篝素

旷 被。
周词 :碧脑浮冰,红薇染露,骊宫玉唾谁捣。

麝月双心,凤云百和,宝钏佩环争巧。浓熏浅

炷,疑醉度,千花舂吩。金饼著衣佘润,银叶

透帘微袅。  素被琼篝夜悄。酒初醒、翠屏

深窈。一缕旧情,空趁断烟飞绕。罗袖佘馨渐

少。怅东阁、凄凉梦难到。谁念韩郎,清愁渐

老。

两词所咏之龙涎香,张世南 《游宦 缉
闻》卷七有详细记载: 

“
诸香中, 

‘
龙涎
’

最贵重。⋯⋯出太食国。近海傍常有云气罩

Ln间,即知有龙睡其下。⋯⋯像云散,则知

龙己去。往观必得龙涎
’
。
” “
西海多龙,

枕石一睡,涎沫浮冰,积而能坚 ,鲛 人采

之,以为至宝。
” “
和香两用真

‘
龙涎
’
,

焚之,则翠烟浮空,结而不散,坐客可用一

剪以分烟缕。
”

对这样一种名贵香品,王沂孙和周密,

都是从其采取、炼制、焚熟的过程情景运思

成篇的。从描写刻画角度言,应该说两词都

能得其形而传其神。但细细品味,在咏物而
“
不滞色相

”
的深于寄托上,则周词不及王

词意味深厚。 “碧脑” “红薇”、 
“
双心
”

“
凤云
”
、 “宝钏佩环”,在周密笔下,龙

涎香的采炼、成形、焚熟都给人以富丽华贵

的感受;而 “孤峤
”
、 “铅水” “现远 ”

“
梦深
”
、 “断魂心字”等所状写的这一段

情事,却以其阴冷的色调和凄断的意境显示

出。在王沂孙的主观感情中,有着比之周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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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宝爱更易动人心灵的怜惜意味。周词中
“
著

衣余润
”
、 “透帘微袅”的焚香情景写得非

常工致细腻,但王词中
“
翠影萦帘

”“
海天云

气
”
的摹状,在思绪上叉能使人追忆起龙涎

未成香品前,漂浮渡光涛影间的情景,而且

章法上又与首句的
“
孤峤蟠烟

”
呼应得严谨

无隙。整个上阕,王沂孙写的龙涎香,塑造
出的是一个

“
化作断魂心字

”
的凄断形象?

周密笔下的龙涎香,则煽重的是它
“
宝钏佩

环争巧
”
的名贵质性。同时,具体刻画形象

时,周 密多状眼前之景,王沂孙则多发深邈

之思。这可说是周、王咏写龙涎香时立意上

有高低之分的一个方面。其次,下阕里周密

以
“
一缕旧情,空趁断烟飞绕

”,写 出了龙

涎香焚熟时
“
翠烟浮空

”, “可 以一剪分

之
”
的特性;而且状袅袅香烟, 寓 隐 隐情

思,旧 情凄楚,清愁惆怅,着眼的是
“
情
”

是
“
愁
”
。王沂孙用

“
更好故 溪 飞雪,小

窗深闭
”
来写焚熟,雪中闭窗, 不仅 是畏

寒,更是为了使
“
翠烟浮空,结雨不散

”
的

情景久驻:在这貌似平要的句子里隐含了作

者多少爱惜依恋之意!且又暗用当日之
“
浮

空翠烟
”
,反衬了今日之

“
空篝素被

”
。香断

人老,篝空被素,未言情而情重,未道愁而

愁深。与上阕共同渲染了一种孤寒逼人的氛

围,这里面的痛忆,这里面的寥落,有着较

之周词的一段清愁更使人心灵颤动的力量。

再者,在使事择典上,他们 也 有所 不

同:周 词中的
“
韩郎
”,即晋初人 韩寿。

《晋书 ·贾充传》:韩寿
“
美姿貌,善容止,

贾充辟为司空掾。充每宴宾寮,其女辄于青

藻中窥之,见寿而悦焉。¨⋯时西域有贡奇

香,一著人则经月不歇,帝甚贵之,惟以赐

充及太司马陉t骞。其女密盗以遗寿
”
。王词

中
“
荀令∷9即三国初人荀蛾。苟珑在汊朝

为侍中,守 尚书令。曹操与筹军国太事,称

之苟令君。习当齿 (襄阳记》载: 
〃
刘季和

曰, ‘苟令君至入家,坐处三日香。
’”
韩



郎是风流公子,苟令为自洁之士。周用韩寿

窃香事入,虽为词家常用之典,终有鄙薄之

嫌。相对而言,以荀令君衣香事入,不仅正

与
“
佘薰
”
句相呼应,其格亦较高。

从以上这些简略的比较辨析中,都可以

略窥
“
碧山餍心切理,言近诣远

”,有出于

同辈词人之上的意境高远、情味深厚的思致

工力。王沂孙的词作,在宋代词林里,数量

不算多,但他的创作态度严谨,所作水平相

对一致,质量较高。在反映现实生活,折射

时代场景上,有着一定的广度和深度。

但是,对于这些
“
运意 高远,吐 韵 妍

和
” (载《宋七家词选》)的词作,不少人却

以
“
晦涩难解

”
的批评贬低了其价值。

事实上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形

式,一种情感有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。把真

实的思想感情和怀抱意志寄寓在对客观外界

某一事物的咏叹中,这不仅是文学高压政策
下的一种既抒愤、又避祸的方式,而且,这

种借形象说话的表现手法有着较之直抒胸臆

更∷耐寻唪,衷易于传达难尽之意的长处。当

然,这种方法,往往不及直说来得明晰了

然。但遗民之痛,故园之思,原就是一种幽

深绵邈,难以尽抒尽遣的情感。对这样一种

情感夕倘用直:说的方式表达?反易流于浅,

易失之粗。所以,借助咏物以寓性情,以抒

怀抱,这正是开拓词人们的情感,使之适庳
新形势、新内容的一种文学表达方式。对于

这样一种新形势下发展、完善起来的文学方

式,不仅不应当不加辨析地尽以 :晦 涩作

品
”
贬斥无遗,相反,应当肯定其存在的社

会价值和艺术效果。

(上接第 8页 )
“
雨在画处
”,是说从蓑笠可以看出,舟人戴笠披蓑,当然是意 味着有 雨; 

“
又∷在无国

处
”,是说画面未曾直接画出,观者可以去想象补充。凡读者观众通过想象联想补充出来的

物象、状貌
`均
可省苯。犄别是那些无形象而又客观存在的声音,更要借助于观众的想象补

充。老舍先生曾以
“
蛙声十里出山泉

”
为题向白石老人乞画。经过几天构思,白石老人终于

画出一幅以视觉形象表现听觉形象的高超画幅。他并没有去画那些鼓噪的青蛙,而是画山涧

乱石中泻出一道急流,几只蝌蚪顺流而下,便在观众的面前幻化出十里蛙声来。 乱石、 急
流、蝌蚪,再加上远山,构成一个典型环境,形成一种气氛、象夕卜有境,观众过去的生活经

验活跃在想象里。要在纸上画出声音是不行的,那是音乐艺术的特长;虽然画不出,但能使

人感觉到'艺术的目的也就实现了。

附记:本文是《意境概论》的一个小问题,对原稿作了修改。文中对《书卷崮一瞥》和《三年以

后 》的分析,参考过别的评论文章,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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